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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煙癮很大，這是眾
所周知的事。在他留給世人的諸
多影視、圖片、文字資料中，手
夾香煙或在嘴上叼着香煙成了他
的公眾形象。

煙癮大到什麼程度？據說在
延安窰洞裡寫《論持久戰》時，他是一根接着一根
，一天可以抽五六十根。那時經濟困難，他抽的多
是邊區造的土煙，這對他身體損害很大，保健醫生
多次建議他戒煙，他幽默地說：還是等革命成功再
說吧。

他抽煙還有一個高峰期，就是解放戰爭時期指
揮三大戰役時，那時正是兩黨兩軍較勁的關頭，上
百萬人在前線廝殺，戰場形勢瞬息萬變，稍有差錯
就可能導致巨大傷亡，作為我軍最高指揮員，毛澤
東每天神經高度緊張，寢食不安，就靠抽煙來提神
。作戰室裡每天都是煙霧瀰漫，讓不抽煙的周恩來
可吃了不少苦。好在當時我軍後勤供應有了較大改
善，毛澤東可以抽到一些質量較高的香煙，一些從
前線回來的將領，像賀龍、陳毅、鄧小平這些煙友
，經常給他帶幾條繳獲的外國香煙，幫他改善一下
口味。

毛澤東的煙齡極長，從十八歲抽到八十一歲，
長達六十三年。斯大林逝世之後，蘇聯最高蘇維埃
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元帥訪問中國時，曾告訴毛
澤東說： 「蘇聯的醫學專家認為，如果斯大林遵照
醫囑戒了煙的話，他可能不會逝世得那麼早。」也
許是他的勸告起了作用，毛澤東戒了煙。但是，十
個月以後，他又抽了起來。直到去世前兩年他才真
正戒了煙。一九七四年，毛澤東開始戒煙。衛士們

開始怕他難受難忍，就把煙和煙具放在原處，結果，毛澤東要麼把煙
拿起來放在鼻子前面使勁地聞幾下，要麼就把雪茄煙放在手裡用手指
來回地捻幾次，堅決不抽。有一次周恩來來毛澤東這兒商談工作，目
睹了後者戒煙的痛苦，就勸他可以少抽一點，毛還是不抽。就這樣，
毛澤東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再也沒有和煙打過交道。

毛澤東酷愛吸煙，一是習慣，二是需要。他曾對保健醫生說：
「煙，我吸進去的並不多，大半是在手中燃燒掉的。沒有香煙在手上

，或吸上幾口，在思考問題時，總覺得缺少點什麼。有了香煙在手，
就好像補充了這個不足。」美國作家R．特里爾撰寫的《毛澤東傳》
，是這樣描述評價毛澤東抽煙的：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煙草消費國
。毛至少有六十年的抽煙歷史。可能任何國家的政治領導人都不如毛
抽掉的捲煙多。他說：我們工作太辛苦，不能不抽。」 既然 「不能不
抽」，一九六八年，有關部門就在煙的質量上做文章，與煙廠合作，
專門為毛澤東生產了一種摻有中草藥的雪茄煙，去掉一部分香煙中對
人體有害的成分，讓他既過了煙癮又盡可能輕地損害身體。為此，國
務院辦公廳決定，將什邡捲煙廠的特供煙生產小組舉遷北京，專門為
毛澤東精製專貢的 「一三二」雪茄捲煙。

毛澤東的煙癮固然很大，但如果需要時，他的克制精神也很強。
一九四五年重慶談判時，因為蔣介石不吸煙，也討厭煙味，所以，毛
在和蔣介石談判時始終未吸一支煙。這對於一個一天大約要抽五十支
煙的人來說，是多麼大的痛苦，也是多麼大的考驗。事後，蔣介石告
訴陳布雷說： 「毛澤東此人不可輕視。他嗜煙如命，據說每天要抽一
聽（五十支裝）。但他知道我不吸煙後，在同我談話期間絕不抽一支
煙，對他的決心和精神不可小視啊！」

行走在加國大城市馬路上，你經常會看到
不同膚色的面孔，不少來自亞洲、非洲、南美
洲等不同地區不同族裔的人，讓你從某個角度
感受到多元文化社會的親和與包容。

由於移民人口不斷增加，尤其是有色人種
，如黃皮膚、黑皮膚以至褐色皮膚移民的增加

，令加拿大人口結構發生很大變化。有報告顯示，三十年後，作
為主流社會的白人，人數將少於一半，被少數族裔人口超過。有
朋友笑稱，屆時大變 「天」，由英法裔主宰的社會恐怕也會來個
大轉變，說不定華人、印度人或黑人會成為 「大哥大」。有幸活
到那一天，也許可成為主流社會一分子呢！

嚴格地說，不論英裔或法裔，都不是加拿大這片遼闊大地上
最早的主人，因為他們不是原住民，只能算是早期的移民。當然
，從歐洲最先到達這裡的那些人，並非像現在一樣通過申請，用
家庭團聚、投資等理由獲批才來的。他們的 「護照」就是手中的
槍炮。隨着社會的文明和發展，尤其是後來國家的建立，英法裔
用歐洲議會一套政治制度，牢牢掌握了加拿大的一切權力，形成
了白人主流社會。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前自由黨總理特魯多提出多元文化概念，
至八十年代後期成為法例，為加國構建一個各族裔平等相處的多
元文化社會奠下基石。如今，加拿大已成為發達國家，人民享有
一定程度的自由民主和較高的生活水平。雖然大批移民湧入，令
少數族裔人口不斷上升，但國家政冶經濟命脈仍牢牢掌握在白人
手中。單看一看在國會大廳裡 「排排坐」的幾百位議員的面孔膚
色，你就知道與族裔人口結構完全不成比例。

統計局指出，再過三十年，加國白人人口將少於其他族裔。
其中人口增長最快的是亞裔，如中國人、南亞的印度人和巴基斯
坦人，還有非洲黑人。大城市最為明顯。屆時，多倫多人口中將
有超過百分之六十是少數族裔，而溫哥華的少數族裔也佔該市人
口近六成。

不過，人多並不一定是政治上的優勢，因為新移民往往要為
生活奔波，加上語言障礙，大多不關心政冶。而他們的第二代，
思想和生活方式雖然融入主流社會，但實際上卻又不獲主流社會
認可，成為 「夾心階層」，即中國人說的不中不西。種種主客觀
因素使少數族裔不管人數多寡，永遠都處於政治上的弱勢。不要
說變 「天」成為 「大哥大」，就算少數族裔要真真正正享受平等
，達成消除一切歧視的目標，前路也十分曲折漫長，豈止多三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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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九日上午，慶祝俄羅斯衛
國戰爭勝利六十五周年的大閱兵在
莫斯科紅場上舉行。應俄羅斯總統
梅德韋傑夫之邀，胡錦濤主席出席
了閱兵式。只見得一排排受閱官兵
精神抖擻地從列寧墓前走過，一輛

輛坦克、裝甲車、導彈運輸車隆隆地開過紅場，一架
架殲擊機閃電般掠過紅場上空的藍天。此情此景勾起
了我對一件件往事的回憶。

「魔鬼並不像畫的那麼可怕！」
在蘇維埃年代，在莫斯科紅場上，經常舉行盛大

閱兵式，其中兩次最為震撼人心。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撕毀了一九三

九年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從三條戰線對蘇聯發
動了突然襲擊。他傾盡了幾乎全部兵力和軍事裝備，
以期 「閃電般」 「吞掉」蘇聯這個 「東部大國」。希
特勒叫囂 「要在共產黨奪得政權二十四周年那一天
（當年十一月七日），在莫斯科紅場上檢閱德國軍隊
」。在這個關係到蘇維埃國家生死存亡的危難時刻，
斯大林不顧德軍飛機對莫斯科的狂轟濫炸，毅然決定
在戰爭爆發四個多月之後，於十一月七日照常在紅場
舉行慶祝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閱兵式。在上午九時開
始的閱兵式上，他突然走向麥克風，發表那篇著名的
「五分鐘講話」。斯大林在講話中特意引用了一句俄

羅斯俗語： 「魔鬼並不像畫的那麼可怕！」最高統帥
這一 「滅魔」吶喊，通過無線電波頓時響徹了蘇聯二
千二百多萬平方公里廣袤無垠領土的上空。

我看過解密的俄羅斯檔案，得知一個有趣的細節
。蘇聯新聞記錄電影製片廠，事先並未被告知斯大林
要在閱兵式發表演講。攝影師雖拍下演講的全部鏡頭
，但效果很不理想。經請示斯大林批准後，在克里姆
林宮院內臨時搭起一座 「列寧墓」。斯大林再一次穿
上軍大衣，戴着大沿帽，站在這個 「陵墓」上補拍了
這一歷史性演講的鏡頭。

斯大林演講一結束，將士們就成批、成批地從紅
場直接開赴前線。

寫到這裡，我想起了一個感人肺腑的細節，是斯
大林的孫子葉甫根尼‧朱加什維利於一九九六年初，
在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親口對我說的。還在德國軍
隊入侵蘇聯的當天下午，斯大林就把他的兒子雅科夫
（葉甫根尼的父親）叫到辦公室，沉穩地說： 「不要
緊的。上前線打仗去！戰爭就是戰爭。國家存亡，人

人有責！」雅科夫當即上了前線，但再也沒能回來。
斯大林向衛國戰爭勝利的祭台，義無反顧地貢獻出了
自己的親骨肉。

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蘇聯軍民經過了一千四百
一十八天浴血奮戰，終於打斷了德國法西斯軍隊的脊
樑。這一天，在紅場上舉行了勝利之師的大閱兵。儀
式開始之前，一排排戰士把所繳獲的德軍軍旗，輕蔑
地拋在紅場列寧墓兩旁，向蘇維埃國家創始人列寧莊
嚴報告：正義最終戰勝了邪惡。

在隨後舉行的閱兵式上，蘇軍副統帥朱可夫元帥
騎着白馬，首先繞場一周，檢閱了蘇軍部隊。之後，
一排排威武的步兵，一隊隊驍勇的騎兵走過列寧墓旁
；一輛輛坦克、裝甲車隆隆地開過紅場；一架架戰機
呼嘯着掠過紅場上空，接受蘇軍統帥斯大林大元帥的
檢閱。

「人民大散步」
在蘇維埃年代，在通常情況下，每年在紅場上舉

行兩次閱兵，以慶祝十月革命節和國際勞動節。閱兵
式於上午十時開始舉行，時長為一刻鐘。軍人和武器
參加檢閱。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外交官和記者，主
要觀察、研究閱兵時所展示的蘇聯新型火箭、導彈。

閱兵式後即開始舉行群眾遊行。蘇聯黨和國家領
導人，蘇軍將領們分成兩列，分別站在列寧墓平台
（稱 「一號觀禮台」）左、右兩側觀禮。他們乘坐莫
斯科地鐵特種支線（即二號線）到達列寧墓下面，然
後乘電梯上到一號觀禮台。

在列寧墓兩側，設有用水泥鋪成的階梯式觀禮台
，可容納一千多人。蘇聯黨和國家各部門負責人、各
界代表、駐蘇使節和記者參加觀禮。緊靠着列寧墓的
左側觀禮台，是使團和記者團觀禮區。

群眾遊行以市區為單位，有組織地進行。各區隊
列以區旗開路，都舉着大幅的列寧彩色畫像，偶爾可
見蘇共中央政治局全體正式委員的畫像，由蘇共中央
總書記打頭，其他人則按俄文字母順序逐一排列。高
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節日口號、雄壯的樂曲和昂揚的
歌曲，時不時還可以聽到對老戰士、先進人物、外國
貴賓的採訪聲音，節日氣氛相當濃烈。作為譯員，我
多次陪同我國駐蘇聯使節，參加了紅場上的觀禮。群
眾遊行相當隨意，蘇聯人稱之為 「人民大散步」。在
五一節觀禮時，經常可以看到：小小孩兒坐在大人的
雙肩上；年輕的父母用漂亮的小兒車推着嬰兒往前走

；少男少女頭頂着用報紙疊成的三角帽遮陽；不少人
邊走邊聊，少見過於亢奮的表情。我多次與參加遊行
的平民百姓交談過，了解到一些情況：遊行自願參加
，事先不進行任何排練，大約提前三個小時在指定地
點集合，遊行後各自乘公交回家休息。

寫到這裡，我想介紹一下自己作為嘉賓參加一次
觀禮的體驗。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我在列寧格勒（聖彼得堡當
時的名稱）出差期間，被邀請參加十月革命節觀禮。
這裡與莫斯科紅場上的觀禮不同，沒有閱兵式，只有
群眾遊行。在外賓看台上，人們邊看邊聊天。不少人
三三兩兩圍着，你吃我的巧克力，我喝你從暖水壺倒
出的熱咖啡。我因不懂 「規矩」而未帶吃喝之物，只
好厚着臉皮白吃白喝。廣場上氣溫大約有零下十五、
六度，人人的嘴裡、鼻子裡，直哈出一股股熱氣。大
家凍得時不時地在極為有限的空間裡走動走動，甚至
跺跺腳。觀禮一直進行了兩個半小時。

見證蘇聯的國葬
莫斯科紅場有三大 「莊重的正式功能」，除上述

的閱兵、遊行外，它還是舉行國葬之地。
紅場見證了蘇聯的五次國葬。一九二四年一月二

十七日，列寧的葬禮在這裡隆重舉行，他的遺體安臥
在水晶棺內。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的葬禮也在紅
場上舉行，周恩來總理參加了這一國葬。從一九八二
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五年三月，蘇聯三位最高領導人勃
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相繼去世，他們的
葬禮亦在這裡舉行，黃華國務委員、萬里副總理、李
鵬副總理分別參加了上述三人的葬禮。我當時正好在
莫斯科工作，經歷了在兩年多時間內，克里姆林宮三
易其主這一罕見現象。上述三次葬禮的規格、儀式相
同，現將勃列日涅夫的葬禮簡介於後。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早上八時（莫斯科時間
），安放着勃列日涅夫遺體的棺槨，由十二名士兵分
成兩列從圓柱大廳抬出，然後置放在正門邊的炮車上
。炮車的四周用紅黑相間的輓條和鮮花裝飾。不一會
兒，炮車緩緩開動，慢慢駛向一兩公里以外的紅場。
在沿途道路的兩旁，士兵一個挨一個肅立着，在他們
的背後站着一排排普通百姓，隊伍連綿不斷。電視攝
像機從直升飛機上跟蹤拍下炮車送葬的壯觀場面。

八時五十五分，炮車到達紅場列寧墓，停放在陵
墓中央前面大約六七米遠的地方。

一、二十名護衛軍官邁着正步向炮車走去，分
兩列立於車的兩側。

黃華國務委員於八時二十分抵達紅場，被安排在
列寧墓左側外國領導人觀禮台上。這是繼周恩來總理
參加斯大林的葬禮後，我國領導人第二次參加蘇聯最
高領導人的葬禮。

九時整，葬禮開始舉行。新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安
德羅波夫在列寧墓的平台上致悼辭，各界代表先後發
表了講話。當日天氣很冷，大約在零下二十度左右，
在每位講話人的面前，飄着一層層非水非冰的薄霧。

九時五十五分，葬禮結束。安德羅波夫率領一批
領導人從列寧墓下來，走到陵墓的左側。此時，十二
名士兵分成兩列，將棺槨從炮車抬下，隨後即用肩扛
着將其抬到蘇共領導人身旁。安德羅波夫等十二名領
導人也分成兩列迎上去，站在兩列士兵的外側。兩列
各六名士兵立即一齊將身體往裡靠，一個個改用雙手
使勁地頂着棺槨，為立於兩側的領導人騰出一小塊抬
棺的空間。安德羅波夫等人各用一隻手象徵性地托着
棺槨。不一會兒，棺槨被二十四人抬到列寧墓左側早
已挖好的墓穴旁。十二名士兵用雙手使勁拽着棺槨兩
側拴着的十二條粗挽繩，慢慢地將棺槨往墓穴下面放
。放置畢，站在墓旁的蘇共領導人脫帽低頭默哀好一
會兒，目送故人最後一程。勃列日涅夫的夫人身着黑
長裙，圍着黑頭巾，戴着黑手套，緩緩走到墓穴邊，
彎下腰去捧起一抔黃土，輕輕地向逝者撒去，墓地上
空頓時飄起一縷淡黃色輕煙……

在
日
本
，
到
閭
巷
街
蹓
躂
，
見
不
少
店
堂
招
牌
上
寫
着
﹁品
茶

店
﹂
，
進
得
裡
邊
，
細
看
那
﹁菜
單
﹂
，
方
知
這
些
多
為
咖
啡
店
或

飲
料
店
，
並
非
品
茶
處
。
問
人
得
知
，
在
日
本
大
凡
解
渴
的
飲
料
都

稱
茶
。
其
實
，
飲
或
品
的
雅
俗
之
分
，
依
我
看
，
卻
在
於
是
否
生
理

需
要
或
精
神
享
受
。
譬
如
說
，
近
來
鐵
觀
音
茶
在
日
本
大
行
其
道
，

裝
進
易
拉
罐
的
烏
龍
茶
，
則
是
因
為
列
入
健
康
食
品
而
身
價
百
倍
，

想
來
想
去
，
這
跟
我
在
徐
州
喝
的
﹁啤
兒
茶
爽
﹂
有
什
麼
兩
樣
？
然

而
，
日
本
人
卻
有
着
比
中
國
人
品
茶
更
講
究
之
舉
，
那
就
是
將
飲
茶

上
升
到
﹁茶
道
﹂
的
境
界
。

日
本
人
對
茶
道
頂
禮
膜
拜
，
而
且
還
嚴
格
遵
守
着
神
聖
的
若
干

規
定
：
開
始
是
木
魚
伴
奏
，
客
人
入
席
而
坐
；
齋
碗
要
時
刻
盛
滿
清

水
，
茶
房
保
持
寧
靜
，
不
合
要
求
或
不
雅
者
應
立
即
退
出
；
不
准
閒

聊
，
只
談
國
是
，
勿
出
污
言
穢
語
；
飲
茶
不
超
過

四
小
時
；
飲
茶
不
用
茶
壺
，
將
切
細
的
茶
葉
置
於

精
緻
的
茶
杯
中
，
再
沖
以
開
水
，
飲
用
時
將
茶
杯

一
一
傳
給
客
人
，
用
消
毒
毛
巾
擦
拭
過
了
再
飲
用

；
待
客
人
飲
畢
，
再
從
頭
開
始
。

這
一
道
道
程
序
無
疑
是
欣
賞
陶
瓷
藝
術
品
的

最
好
時
機
，
所
以
，
茶
道
不
僅
刺
激
了
日
本
陶
瓷

業
的
發
展
，
製
造
出
精
美
絕
倫
的
陶
瓷
器
皿
，
而

且
陶
冶
着
日
本
國
民
心
平
氣
和
、
彬
彬
有
禮
的

性
格
。在

東
京
，
我
這
個
好
﹁牛
飲
﹂
大
碗
茶
的

﹁劉
姥
姥
﹂
，
觀
摩
了
一
回
京
都
﹁里
千
家
﹂
茶

道
的
表
演
。
茶
室
是
在
一
間
幽
雅
的
日
本
式
庭
院

的
﹁小
品
茶
室
﹂
進
行
的
。
當
我
踩
着
鋪
滿
細
石

的
小
道
，
在
綠
竹
掩
映
的
茶

室
中
卸
履
而
登
，
一
下
子
進

入
眼
簾
的
，
是
正
中
掛
着
的

一
副
嵌
字
聯
，
上
聯
是
：
小

天
地
大
場
合
讓
我
一
席
；
下

聯
是
：
品
茗
茶
論
古
今
喝
它

幾
杯
。
橫
批
：
食
罷
一
覺
睡

。
仔
細
一
看
，
一
旁
有
郁
達

夫
的
名
字
，
這
副
對
仗
工
整
、
用
字
淺
白
卻
意
境

高
遠
的
對
聯
看
來
是
出
自
郁
達
夫
之
手
。
待
客
人

正
襟
危
坐
到
榻
榻
米
的
﹁座
布
團
﹂
上
，
烹
茶
娘

亦
跪
叩
行
禮
。
只
見
她
一
襲
和
服
，
略
施
脂
粉
，

爾
後
勺
水
烹
茶
，
每
一
道
程
序
都
有
板
有
眼
，
一

舉
手
一
顧
盼
，
皆
是
凝
神
虔
誠
，
宛
如
老
君
爐
前

煉
丹
的
玉
女
。
而
我
一
邊
看
着
她
烹
製
香
茗
，
一

邊
舉
目
望
向
她
身
後
半
掩
的
窗
牖
庭
院
一
角
。
待

茶
好
，
又
一
番
禮
數
之
後
，
客
人
一
口
飲
盡
杯
中

的
綠
抹
茶
後
，
還
要
欣
賞
一
會
兒
手
中
的
茶
碗
。

那
些
茶
碗
造
型
古
樸
，
貌
似
土
頭
土
腦
，
但
件
件

都
是
價
值
令
人
咂
舌
的
陶
藝
精
品
，
然
後
才
是
依
次
稽
首
叩
謝
。
整

個
茶
道
過
程
洋
溢
着
古
典
韻
致
，
似
乎
可
滌
煩
消
愁
，
淨
化
現
代
都

市
生
治
中
的
喧
囂
塵
埃
。
我
心
境
為
之
一
清
：
茶
道
竟
有
如
此
之
妙

，
我
算
是
多
少
領
略
到
茶
道
在
日
本
大
行
其
道
的
原
因
了
。

翻
翻
歷
史
才
知
道
，
茶
是
公
元
八
○
五
年
從
唐
傳
入
日
本
的
。

起
先
日
本
人
把
茶
當
毒
藥
不
敢
喝
，
直
到
一
一
九
一
年
以
後
，
有
日

僧
利
休
數
次
入
宋
訪
茶
，
撰
寫
了
茶
道
開
山
經
，
即
扶
桑
第
一
部
茶

書
《
喫
茶
養
生
記
》
，
茶
才
被
日
本
人
所
接
受
，
有
人
就
將
利
休
奉

為
茶
道
的
祖
師
爺
。
令
我
驚
訝
的
是
，
茶
的
故
鄉
未
聞
茶
﹁道
﹂
，

倒
在
日
本
成
了
大
氣
候
，
且
茶
文
化
登
峰
造
極
，
已
成
為
日
本
文
化

的
一
個
重
要
象
徵
。

廉潔的芬蘭 開 生京
城
如
廁
記

易
水
寒

毛
澤
東
的
煙
癮

陳
魯
民

紅場上的閱兵‧觀禮‧國葬
李景賢

在日本品茶道 一 凡

三十年後天也變
姚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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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留
學
芬
蘭
有
年
，
對
彼
國
廉
潔
而
又
嚴
格
的
公
務
接
待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芬

蘭
是
北
歐
一
個
有
着
﹁千
湖
之
國
﹂
之
稱
的
小
國
。
在
有
關
國
際
組

織
發
布
的
《
全
球
腐
敗
排
行
榜
》
中
，
芬
蘭
曾
連
續
多
年
成
為
全
球
最
廉
潔

國
家
。
那
麼
，
如
此
殊
榮
芬
蘭
是
怎
樣
獲
得
的
呢
？
可
以
說
，
﹁透
明
處
處

可
見
，
監
管
無
處
不
在
﹂
是
芬
蘭
成
為
世
界
最
廉
潔
國
家
的
一
條
寶
貴
經
驗

。
芬
蘭
的
法
律
法
規
對
公
務
員
的
管
束
很
嚴
，
並
且
還
非
常
細
化
，
非
常
透

明
。
就
拿
公
務
接
待
即
我
們
這
裡
常
說
的
公
款
吃
喝
來
說

吧
，
一
場
飯
局
下
來
，
在
一
起
吃
飯
的
都
是
什
麼
人
，
跟

工
作
有
什
麼
關
係
，
都
點
些
什
麼
菜
，
花
了
多
少
錢
等
，

都
要
及
時
在
網
上
開
列
清
單
進
行
公
布
，
媒
體
若
發
現
問

題
可
以
曝
光
，
公
眾
覺
得
不
妥
可
以
舉
報
。
芬
蘭
原
中
央

銀
行
行
長
在
一
次
公
務
接
待
中
，
由
於
違
反
規
定
多
點
了

一
道
菜
，
被
媒
體
發
現
曝
光
後
不
得
不
引
咎
辭
職
。
芬
蘭

法
律
還
規
定
，
公
務
員
不
能
接
受
他
人
價
值
較
高
的
禮
品

，
而
價
值
較
高
的
界
定
則
是
二
十
四
美
元
。
依
芬
蘭
的
物

價
水
平
，
在
餐
館
喝
杯
白
開
水
都
要
五
美
元
。

在
芬
蘭
，
只
有
總
統
、
總
理
、
外
交
部
長
、
內
務
部

長
和
國
防
部
長
五
人
享
有
配
備
專
車
待
遇
。
對
於
公
務
員

集
體
使
用
的
公
車
，
芬
蘭
政
府
曾
設

計
了
一
套
監
控
系
統
。
公
車
上
裝
有

兩
個
按
鈕
的
發
射
器
，
一
個
刻
有

﹁公
務
﹂
字
樣
，
另
一
個
刻
着
﹁私

事
﹂
字
樣
。
如
果
是
私
事
，
則
要
照

章
納
稅
。
如
果
是
公
務
用
車
，
需
要

事
先
向
政
府
有
關
部
門
申
請
並
講
明

去
向
，
上
車
後
還
要
分
情
況
按
下
按
鈕
，
讓
監
控
中
心
收

到
信
號
以
便
掌
握
公
車
一
路
的
行
蹤
。
如
果
按
下
公
務
按

鈕
，
而
汽
車
實
際
行
駛
的
方
向
卻
不
對
，
車
上
的
無
線
電

話
就
會
響
起
，
監
督
人
員
會
及
時
打
來
電
話
詢
問
和
提
醒

開
車
者
。
這
種
做
法
在
芬
蘭
實
行
好
多
年
了
，
竟
沒
有
發

現
一
個
違
規
者
。
此
外
，
還
把
公
務
車
的
車
型
和
牌
號
公

布
在
各
大
媒
體
上
，
歡
迎
群
眾
監
督
。
駕
駛
公
務
車
上
下

班
者
，
則
被
規
定
必
須
按
照
最
短
最
便
捷
的
路
途
行
駛
。

芬
蘭
法
律
還
規
定
，
對
於
因
公
出
差
，
各
部
門
每
年
都
有

固
定
計
劃
，
出
差
目
的
、
期
限
和
報
銷
數
額
都
有
明
確
而

嚴
格
的
規
定
。
部
級
高
官
因
公
出
國
，
須
經
總
理
或
議
會

批
准
。政

府
對
出
差
審
批
相
當
嚴
格
，
想
出
趟
公
差
並
非
一
件
容
易
的
事
。
提

倡
在
出
差
地
搭
乘
公
交
車
，
出
差
補
貼
如
果
少
於
一
天
，
則
按
小
時
計
發
。

有
人
不
無
幽
默
地
說
：
芬
蘭
雖
國
家
富
裕
，
財
力
殷
實
，
但
就
是
政
府
太
小

氣
、
太
摳
門
了
。
其
實
，
這
種
可
喜
的
廉
政
局
面
的
形
成
並
不
是
因
為
政
府

太
小
氣
、
太
摳
門
，
而
是
﹁透
明
處
處
可
見
，
監
管
無
處
不
在
﹂
的
有
效
監

督
機
制
使
政
府
不
得
不
小
氣
，
不
得
不
摳
門
。

行進在紅場上的俄軍方陣 （資料圖片）


